
    “把大城市周边的乡村变成宜居

宜游的空间，走现代农业与现代服务
业相结合的道路，在日本、韩国和我

国的台湾都有成功经验，也是崇明的
未来之路。”复旦大学旅游学系副主

任、旅游管理专业硕士项目主任孙云
龙说。

久在樊笼里，方得返自然。城市人

固然有释放压力，回归田园的需求，崇
明定位世界级生态岛，同样要寻找经

济发展的方向，旅游观光业是不二的
选择，则民宿产业化是必然趋势。

疫情当中，崇明的区位优势凸
显，民宿预订爆满，原本是突如其来

的灾难反而成为它的机遇。崇明民宿
的另一个机遇是 2021年在岛上举办

的全国花博会。持续一年的花博会，
将吸引大量游客，而酒店不可能为这

一年做大规模投资，毕竟花博会之
后，崇明的旅游将回归周中低周末高

的客流曲线。所以，解决花博会接待
问题的就是民宿和农家乐。

“未来，崇明既要发展大众层级的
农家乐升级版，更要面向城市中产，做

精品民宿，带动经济效益的提升。这两
个市场都要关注。”孙云龙说。

近几年，崇明民宿总量增长很
快，精品民宿不断涌现，但也有不少

民宿装修风格和服务模式雷同，有
“复制粘贴”之嫌。看起来很美，但缺

乏个性，不符合中产追求个性的消费
需求。此种现象的根源是崇明土地使

用权流转不畅和设计、运营人才缺

乏。拥有宅基地的农民缺少个性化民
宿经营的理念，只能复制他人的设

计，而目前又没有成熟的土地流转和
转让机制。

“4月 17日发改委印发《2020年
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

点任务》，提出改革建设用地计划管

理方式，将由国务院行使的农用地转
为建设用地审批权以及永久基本农

田、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
35公顷、其他土地超过 70公顷的土
地征收审批权，授权省级政府或委托试点地区的

省级政府实施。这是个重大利好，崇明应该盘一盘
手上有多少地，盘活资源。”孙云龙建议。

崇明的精品民宿有一共同特点，即城市人与
乡村人的优势整合。如也山民宿，孙云龙认为其服

务可称得上长三角民宿服务的标杆，从上海来的
店主租用了崇明农家长期的土地使用权，按照个

人意愿设计、装修和服务。它的稀缺性在于客人体

验很好，认为七八百元一晚的房价物有所值。另一

类型的崇明本土人士刘庆的民宿“知谷 1984”，最
大的特色是妈妈做的农家菜，既有土菜的味道，又

有精致的摆盘，民宿卫生条件也非常好。刘庆返乡
做民宿前，一直在上海求学、做广告设计。在上海

城市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他，了解城市人的需要，又
能把乡土资源很好地结合起来。
“所以必须吸引人才，把城市里有情怀、有意愿

的人纳入进来，让懂行的专业人士来经营，农民可
以让度土地使用权，或作为一种投资方式，但不参与

经营。这样才能做好，民宿一定要有集聚效应。”
本报记者 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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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波廊大厨和南宁老夫妻
5月 5日傍晚，热闹了一个假期的崇明岛突

然安静下来。刘庆给自己泡了杯茶，坐在自家民

宿“知谷 1984”门厅的长桌边，慢慢地品着香茗，
放松着紧张的神经。回味假期里特点各异的客人

们，他忍不住露出一丝微笑。
五一假期从 4月 30日开启，第一波客人怕

堵车，8点出发，10点多抵达。而他们 10点动身

的朋友堵到下午才到。防疫流程全部走完，客人
们开始摆“家什”。茶泡好，蓝牙音乐打开，无人机

飞起来，茶具、小火锅、煤气炉、小龙虾⋯⋯甚至
还亮出了上海城隍庙绿波廊餐厅的大厨———当

然，是客人们一起来的朋友。大人们围着长桌谈
谈生活琐事，孩子们在院子里玩石子、骑木马，打

羽毛球。晚上客人们拉上刘庆一起喝酒，有人很
真诚地问“能不能让我再住一晚”，刘庆只好告诉

他，第二天的房间早已被订完了。
第二波客人是广西南宁的一对退休夫妻，两

人开着越野车一路走一路玩，听说崇明的民宿，
便联系了刘庆预订。男客人和刘庆聊得很投缘，

他说喜欢开车，刘庆便推荐了崇明风景优美的北
沿公路。两人次日一早吃了早饭，又往江苏去了。

他们轻松自由的生活方式也给刘庆很大启发，想

着我老了是不是也这样？
第三波客人连住两晚，五六个家庭就是铆足

了劲来放松的。品尝了刘庆家的小龙虾宴，食指
大动，一晚上吃了 30斤，第二天中午又点了 18

斤，还喝了崇明土法酿制的米酒。走了之后还在
感谢刘庆，给了他们这么美好的假期，说今后一

定再来。有人还发了一些地址给刘庆，请他代为

给朋友们寄米酒。
还有一些年轻的客人，知道这里有个很美的

院子，特为拍照而来，小姑娘们从早到晚一直在
拍照、化妆、换服装和发朋友圈，让更多人知道她

们找到了一个好地方。
微烫的茶汤浸润了刘庆的喉咙，他想，这就

是他想要的民宿生活吧，一栋改造过的老屋，一
个美丽的院落，一群可爱的客人，来和崇明的人

与事对话。

疫情的寒冷让店主变诗人
疫情影响的爆发力，民宿业体会特别深，短

时间内春节的所有订单都被清空，一切陷入停

顿。冬天万物凋零，不断滋生的只有焦虑。从当时
的情形来看，等待的时间在无限拉长，开始的预

期是春节后，然后是延长的假期⋯⋯
崇明民宿群里的情绪非常不好。像刘庆这

样，用自家的房子，自家劳动力，没有房租和员工

工资的压力，心态还算平静。外面来岛租房子做
民宿的人和本地农家乐则不然。

2月底，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
余继宏开车“回”崇明向化镇，想到他与人合伙的民

宿“耘舍”看看，结果因为不是本村人，在村口就被
拦下，还是村里的合伙人施晖过来，才把他接进去。

虽然理解这样的管控才能保证安全，但也更让人无
奈。几个做设计出身的人把项目当成作品做，方案

改了又改，已经做了两年，大几百万元的投入今年
春节刚要见到成果。到头来，他们把预估受影响的

期限拉长了半年，做好了亏本的心理准备。
那些一直在经营，有常规进账的人更急。中

兴镇的“久居”，2019年 8月开业，主人印子大手
笔，投入 1500万元，除了自家房子，还租用了邻

居的几栋楼，兼有一家规模不小的餐厅。久居不
像很多民宿，只是请附近农家的阿姨做钟点工打

扫，而是配了 3个固定管家，请了一支 6人厨师

团队，一个月的人工成本就是 10万元。疫情期间

断档两个月，“闭着眼睛 20万就出去了”，印子开
始整夜睡不着觉。同样感受寒冷的还有得益于她

的农户，以前久居能把农户们的农产品全部包销
掉，现在只能看着菜在地里长老———花菜的价格

低到 0.15元一斤，也没人愿意下地采摘。
复旦大学旅游学系副主任孙云龙说，旅游行业

是一个“暴露在几乎所有社会风险中的行业”，一夜

之间，几年的辛苦就会清零。即便如此，2月里印子
仍然乐观地在朋友圈“作诗”，“朝朝暮暮睡大觉，暮

暮朝朝何时了”“在酒肉中睡去，在田野中醒来”。
刘庆心里也是热的。2月 16日，他很不忿地

在朋友圈里转发了一家自媒体做的民宿视频报
道《疫情之下，第一个彻底归零的行业》，在评论

中忍不住爆了粗口。妻子银子在底下劝丈夫：“跟
他们较什么劲，闲着呢”？等待春天的时候，他参

加了全国民宿业发起的“白衣天使，乡野疗愈”为
抗疫医务人员捐房 10000间计划，崇明共有 40

多家民宿参加，捐了 492间。

刷情怀与做商人殊途同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做民宿的人多数有种逸世情怀。像

耘舍的两位创办人，原本是江西上饶的高中同
学，各自在建筑设计领域有所发展，其中的曾先

生原在北京，妻子是清华大学设计院的建筑师，
在全国做过很多民宿设计, 最初想做一个民宿的

动议便是由她发起。一行人找了很多地方，最后

选定崇明，曾先生一家也从北京搬到了上海。
“一开始没想着营业，就是大家出点钱，在乡

野建个民宿，让孩子有机会亲近自然，同学周末
聚会，将来还能养老。”余继宏说。所以，项目的进

度非常缓慢，当中陆续有同学熬不住，陆续退出，
最后留下三人。当民宿快要建好时，这位发起人

却因工作原因回了北京，大家这才萌生了开张营
业的想法。

耘舍线条简约而又精致，改造过的老屋拙朴
大气，一楼的小院与二楼的阳台相得益彰，废旧

轮胎填上土变身花坛，满满的三色堇开得天真无
邪。家具选材上乘，色泽浅淡的原木木纹带来舒

适的视觉感受。客厅的凳子、茶台、长桌都是余继
宏的作品，茶案还是参加过上海国际摩登时尚家

居展的原件。
他们都超爱崇明。曾先生说，每次从上海开

车去崇明，一出隧道，顿时神清气爽天地宽。“它
和青浦、松江不一样，到崇明真正有种与城市喧

嚣隔断的感觉，能真正放松。”余继宏经常带孩子
到崇明，春天看油菜花，骑行。“向化公路、北沿公

路和陈海公路都很美。”

80后印子则是崇明民宿业主中的另类，“我
刷的不是情怀，我要做崇明最闹的民宿。”她的民

宿有 12间,是崇明民宿中体量最大的；一家做改

良崇明菜的餐厅，远近闻名，耘舍和知谷等都会

推荐客人来这里吃饭；100亩农田，餐厅的蔬菜全
是自己种的，客人也可以采摘或野钓，做休闲体

育附加民宿是印子的设想，去年中兴镇首届野钓
邀请赛就设在这里；更独特的是她还有一间

KTV，“我很清楚城市人需要的是什么，不是每个
人都喜欢安安静静在那里喝茶发呆。”事实是，这

间 KTV是她的民宿里利用率最高的房间。

崇明有名气一些的民宿，都和区、镇政府保
持着很好的关系，得到不同程度的扶持，印子得

到的扶持力度可能是最大的。进她的民宿一条
700米的柏油路，道路两边花团锦簇，路和绿化都

是中兴镇政府主动出钱为她的民宿配套的。附近
农民菜园安装了矮矮的木隔栅，从民宿的院子看

出去就不像普通菜园那样简陋，也是镇上为她的
民宿做的乡村改建项目。民宿外的小河水岸，一

边是印子做的，一边是政府做的。餐厅外的停车
场，也是政府掏的钱。

“想让政府帮忙，自己得先做点什么，让政府
看到你的诚意，不能一来就伸手问政府要。”印子

说。疫情以后，她 3月 28日接的第一个民宿订单
也是中兴镇镇长介绍的。

崇明岛民宿业的第三种人
施晖是崇明岛上民宿业的“第三种人”，他的

家离耘舍不远，有两间小民宿，也与余继宏等人

合伙经营耘舍，但他现在更特别的身份是崇明岛
上为数不多的民宿运营管理者。2年前，他一直想

再租两栋房子，造个大点的民宿，但没能实现。有
一天他正在刘庆的知谷闲聊，一个小伙子正好因

为民宿没生意，去刘庆那取经。“那天开始我想通

了，崇明缺的不是民宿，是运营。只有运营好了才
能把民宿做出生意来。”从此，他开始接触各个民

宿，把愿意合作的资源整合起来。

现在，他手里掌握着 11家民宿 60间房的资

源，成为崇明民宿流量的一个导入口，经过崇明
旅游等公众号的推广，已经小有名气。五一期间，

施晖的手机响个不停，有人托他找房间，他从岛
东到岛西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搞定。5月 2日，

有两家人家还在托他找房间，最后他在久居找到
一间，另外一家就在久居的天台上支了个帐篷住

了一晚，客人觉得也挺好。施晖说，如果只有单一

民宿，没有房间就只能白白让客人流失，现在有
了调配，客人完全可以转化掉。“这在崇明民宿的

发展中是个很大的进步。”
一个名为“岛居”的 APP也在尝试之中，这是

刘庆发起并贴钱去尝试的，也有资本投入，目前
百万级的钱已经烧掉。他希望这个平台既可以订

房，也能订活动，还能买产品。“小程序半年前开
发的，已经用了，但现在暂停了。”刘庆不无遗憾

地说。
施晖说，他正在和刘庆商量，准备与崇明最

大的一个职校酒店管理专业对接，培养一些专业
的民宿管家和运营者，把他们的经验输出。职校

的学生都是崇明本地的孩子，接受能力强，岛上
的民宿也能为他们提供实习机会。“崇明民宿需

要更多的管理人才。”施晖说。
忙完高强度的五一，他还在为耘舍接触几家

旅行社，以后准备与做永续农业的椿庭朴门合
作，开发一天露营一天高端民宿的组合产品，增

加周一到周五的吸引力。“不打价格战，如果我们
这种高品质的压价，农家乐就没活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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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疫情，给了崇明民宿一次集体亮
相的机会。很多人以前仅仅是耳闻，在这
个五一假期终于亲身体验。“下次还来！”
客人们乘兴堵车而来，尽兴满载而归。岛
居生活两天一晚，是什么让人们留恋？

做得再大对应上海也不够
刘庆的茶歇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施晖驱车前

来，和他聊崇明民宿的发展。刘庆是崇明民宿协

会的创办者与会长，协会很多具体的事是施晖办
的，名义上相当于会长助理。崇明的民宿不少与

刘庆的影响有关，余继宏等人和印子都是在“知
谷 1984”住了一晚，和他聊了一次后做出决定。

3年前，“知谷 1984”开业时，刘庆就有了吸引

更多的人来崇明开民宿的想法。“民宿要做集群效
应。”刘庆这么说。对那些愿意来过岛居生活的，刘

庆总是积极地帮忙找房子，对接资源，“让他能在

岛上过上优质的生活”。人来了，一切就有了。
余继宏也这样想：“我们最希望和周边的民

宿一起把这边的居住体验和民宿氛围带起来。”
除了运营知谷外，刘庆很多时候在谋划崇明

岛居的未来。崇明民宿经营必须多元化，这是疫情
之中他思考最多的问题。“二次消费和餐饮要跟

上，要有课程和体验项目，也要有伴手礼让客人能

带回去。”他已经在崇明大米、米酒、土布文创上下

了不少功夫，也在推动岛上各个不同项目之间的
合作，比如当天在知谷休闲的客人，下午就有安排

去附近一个有机农场和椿庭朴门参观，有的客人
还喜欢去看附近的崇明土布博物馆。

此前，他一直还在考虑利用崇明的农产品开

发包装菜品，与为盒马、叮咚等线上卖菜大客户
提供服务的农产品供应链公司对接。“研发的菜

品在民宿餐桌上试吃，好的会进入食品厂生产，
量就可以放到无限大，还能线上线下销售。”刘庆

打了个比方，像崇明的花菜，农民在地头卖给菜
贩子，只有 0.5元一斤，到菜场可能卖到 5元一

斤。如果制作成开袋即食的冷菜菜品，轻度腌制、
保鲜，口感爽脆，收益就会大不相同。与此同时，

崇明民宿协会与当地农业公司合作开发的农副
小店智能化零售终端“农夫小镇”也已在向化镇

灶花堂客栈开出第一家试点店，游客扫码即可购
买崇明地产的蔬菜、水果、大米和鸡蛋等。

人才和资源的不断流入，为岛居生活的提升

提供了可能。余继宏在东华大学的乡村文创团队

是国内顶尖的，他正在考虑将来引团队入崇明，
做乡村文创产品的设计、包装及衍生品开发。印

子强在推广，她还拥有一家广告公司，疫情后有

专业团队为久居做线上引流，如用 1元特价房、
29元抢房，将流量引到自己的平台上。以前久居
在线上旅游平台每天的浏览量是 100人，现在每

天 300人。浏览量越高，入住率越高。

“我擅长的，正是刘庆他们欠缺的。”印子不
容置疑地说。

分身乏术，是刘庆现在最大的感慨。他现在
还是以最熟悉的民宿接待为根本，做周边的探

索，鼓励更多的人来崇明岛做民宿，或在他们犹
豫的时候给予信心。“有了基数之后才能产业

化。”崇明岛的旅游业态正在丰富，有民宿、酒店、

农场，有艺术家、新农业的探索者，这些都会让人
们把目光转过来。也有很多玩家，觉得崇明民宿

岛居的概念很国际化。
“现在崇明有四五百家民宿，未来为什么不

可能有四五万家？做得再大，供应上海还是供不
应求。”刘庆满怀憧憬。

在岛居中 醒来

荨

民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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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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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继

宏为耘舍
设计制作的木质钥匙扣

■ 耘舍民宿由几个建筑师、

设计师开办
茛 耘舍走廊采用竹帘遮光，美观环保

■ 俯瞰知谷 1984

▲ 知谷的客人在户外用餐

茛 知谷的崇明土灶烧出的饭菜很受欢迎

■

黄
昏
的
民
宿
静
谧
、闲
适


